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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转型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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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与
历史上相比已经发生重要转型，逐渐走向一种“新型联合”，即回归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
际共运面临的形势与要求，从在传统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思想下极力强调组织联合，变为新型
的坚持从独立自主要求出发的多样化团结方式，从思想、方式和行动等方面自由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与联
合。究其原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理性回归，也有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转型与变化的调适，同时中
国共产党为其转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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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Causes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Unity in the Post － cold War Period

WU Guofu
(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unity and alli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glob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unity and alliance of Communist parties during the post －
cold War period has been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into a“new mode of alliance”，namely returning
to the respect of Marxism． Acclimatizing themselves to the situation and requirements faced by inter-
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post － cold War period，the Communist parties develop bi-
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union freely from such aspects as thinking，ways and actions，
etc．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both the reflection and rational regression on Marxism，and the adjust-
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meanwhi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 for its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post － cold War perio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unity; transformation; new mode of soli-
darity and union

在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发
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国际联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不断获取成

功的要求，马克思就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



条件之一”。［1］( p291) 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因其阶级属性而天然需要团结与联合，对
此，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2］( p70) 社会主义运动中团结与联
合问题，对世界各共产党来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追溯到地理
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开辟; 作为实践问题，至少可寻根至 1847 年 6 月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最终建立。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共产党国际联合的问题，也随着国际共运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
的转型之路。回顾历史，扫视现状，诸如社会党国际作为社会民主党进行团结的成就堪称杰作，然有着
国际联合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共产党虽没有联合组织这种平台，但在国际联合问题上也并非碌碌无

为，而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走向一种“新型联合”的发展轨道。

一、国际会议是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主要形式
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党际团结和协作，在实践中以组织联

合的方式先后建立了四个国际联合组织。1956 年之后，组织联合的形式退出了国际共运的历史舞台，
虽曾有召开国际会议来进行团结与联合的先例，但 60 年代后一度消失。后冷战时期，国际会议的方式
重新成为各共产党强调国际性交流与团结的首选，国际性会议、地区性论坛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学术性活
动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团结形式的“主色调”。
( 一) 共产党作为主体的国际性会议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 1956 年 4 月解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合的组织平台从此消失。为
着加强国际联合的目的，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开始出现，1957 年 11 月和 1960 年 11 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先后两次在莫斯科召开。

60 年代后，促进国际团结的国际会议开始停滞。这种“缺位”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改善。1992
年 4 月，朝鲜劳动党借助庆祝金日成 80 寿辰之机，在平壤举行了一次共产党的交流会议，这是后冷战时
期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的首次尝试。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借用国际会议的形
式，在国际团结问题上也迈出步伐。希腊共产党倡议并推动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应运而生。
1998 年 5 月 22 － 24 日，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和建党 80 周年，希腊共产党倡议并组织了
第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自 50 个国家的 57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与会。此后，“共产党和
工人党国际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并充分发挥会议功能，偶尔也召开特别会议，
2009 年 9 月就曾召开过一次“与巴勒斯坦人民和中东其它人民的英勇斗争团结一致”的特别会议。
作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间最有成效的国际团结平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每年都有固

定的讨论议题。与会各党围绕议题，在会上介绍各自国内形势，提出自己的观点，同与会代表进行交流。
会议还发表《最后声明》和一系列决议的文件，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考。文件不具备约束力，与会
各党根据各自情况及观点，自愿决定签署与否，以及自由决定签署哪些文件。2009 年 12 月，会议决定
创办《国际共产主义评论》年刊，并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同时，还决定建立团结网站来及时交流各
共产党的国内外斗争情况并分享观点。2011 年 12 月 9 － 11 日在雅典召开的有 59 个国家的 78 个政党
参加的第 13 次会议还首次通过了一个主轴文件，协调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传统节日中的联合行动，迈出
了在实践中进行国际团结的一步。
( 二) 党员个人及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主体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研讨性质的聚会

除了国际性代表会议之外，世界各共产党还通过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或以特定的纪念日和特定主

题，由特定的团体发起和组织国际性研讨会。1993 年 5 月，印共( 马) 倡议召开了一次“当代世界形势和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理论研讨会; 1995 年 5 月，比利时举行了世界 15 个共产党和左派国际研究会;
1996 年 6 月，“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届国际学术年会; 1996 年 7 月，为期一
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伦敦举行; 1998 年 5 月，“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国际大会”在
巴黎召开; 2004 年 3 月，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在美国召开; 2011 年 5 月，来自 44 个国家的 52 个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出席了由比利时工人党主办的第 20 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等等。此类国际性会议，
以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为典型。该大会参加者是带有左翼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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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盛会，是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流派及其发展趋势
的重要窗口。1998 年、2001 年、2004 年和 2008 年在巴黎分别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届，参加者人数逐
届增多。“国际马克思大会”的持续成功召开，既反映参会者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同时折射出理论
研究、观点交流、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并重的趋势，并且存在具体行动的协调与相互配合的可能，具有
明显的国际交流与团结性质。
以党员个人及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旨在思想交流和学术研讨性质的聚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国际联合起着补充和促进作用。从会议发展形势看，参会者不仅进行理论研讨和观点交流，而且开始关
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会议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和宣传媒介进行多途径宣传报道以

扩大影响力。因此，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性质的国际性聚会，能够为世界各共产党以及左翼力量提供一个
思想观点交流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平台，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中的一个重要补充形式，在促进党员

和学者之间的个体联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而日显重要。
( 三) 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协作共进的地区性会议和论坛

后冷战时期，地区性会议和论坛也日益活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团结的舞台上。拉美地区共
产党对该形式的所作努力和产生的影响，都可谓“一枝独秀”。东欧剧变发生时，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的
共产党就在基多聚会，共商东欧局势与社会主义命运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共产党也在墨西哥集
会，对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前景进行研讨。冷战结束后，拉美 19 个共产党和组织就在基多举行会议，重申
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1994 年 3 月，美洲大陆 15 个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在墨西哥举行了国际讨论会。
此类强调国际团结的形式中，巴西劳工党倡议和发起的“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最为人所

熟知。1990 年，在巴西劳工党的邀请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3 个国家的 48 个左派进步组织在巴西圣
保罗市召开了一次地区性会议。翌年，该会议正式更名为“圣保罗论坛”，与会者来自世界五大洲，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至 2012 年，“圣保罗论坛”已先后举行了 18 次。2001 年在哈瓦那召开了第 10 次会议，
这是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2010 年在阿根廷召开了第 16 次会议，纪念该论坛成立 20 周
年。目前，该论坛已成为世界左派政治力量的盛大聚会，共产党在论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与“圣保罗
论坛”并行的，还有 2001 年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该论坛以巴西劳工党为主，由拉美地区的左翼力
量共同组织。该论坛旗帜鲜明地指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先后走过拉美、亚洲和非洲等主要发
展中国家地区，被称为“穷人的联合国”。
欧洲左翼力量借论坛进行国际和地区性联合活动，在后冷战时期同样也日益活跃。1992 年，葡萄

牙共产党首倡并成功组织了“西欧左翼论坛”首次会议; 1993 年 5 月，北欧共产党举行联席会议，相互通
报情况，交流经验，讨论党报发行和党建工作的合作; 1994 年 3 月，葡共借建党 73 周年纪念之机邀请西
欧一些共产党聚会，共商苏东剧变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与对策; 1995 年 6 月，西欧 4 个国家 18
个共产党和左翼党以及欧洲议会联合左翼党团，举行国际会议专门讨论欧盟问题。2004 年 5 月，在德
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倡议下，来自欧洲各国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15 个左翼政党在罗马成立“欧洲左翼
党”，这成为后冷战时期欧洲左翼政党之间的正式联盟。如今，“欧洲左翼党”继承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
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优良传统，必将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向“新型联合”的转型
通过冷战前后国际团结“主色调”的比较，可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已经已发生了变

化。这种变化不单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转型进程。通过对后冷战时期各共产党国际团
结形式的扫视，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共产

党之间的多边关系已经从“联合”转变为“团结”，并朝“新型联合”的方向发生着转型。
( 一)“新型联合”
所谓“新型联合”，指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合，已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组织联合，不再强

调“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而是回归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面临的
新形势而采取多样化的团结形式，从思想、方式及行动等方面进行全范围的独立自主合作。通过上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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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梳理，可见新型联合的主体除了政党，还有个人; 方式除了非正式组织，还有会议、论坛以及共同行
动等。联合的内容及方式，均与冷战结束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正如列宁所说，“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2］( p274) 不论是

否能够确切反映现象和本质，新名称的出现，必定反映出事物内涵已有所变化。后冷战时期各共产党的
国际团结转向“新型联合”，表明对关涉国际团结的思想团结、行动团结与组织团结的关系获得了新的
认识。“新型联合”的出现，真正实现了在平等的前提下维护各党的独立自主地位，是各共产党在后冷
战时期对国际团结与联合进行艰辛探索的成果。
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来审视，“新型联合”特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国际团结中，表现为

注重本国实际，强调党内民主和自由，坚守独立自主探索精神，重拾在冷战特殊环境下被国际共运左倾

路线所扭曲了的传统，从而走向一种理性回归。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层面考察，尤其是对具有“东方
共产主义特性”的落后国家共产党而言，“新型联合”是国际团结方式逐渐摆脱了历史上过分强调集中
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锁链”，逐渐适应并融入世界性共产党国际团结和联合的平台当中，从而实现了
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回归。也正是在“新型联合”的转型下，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
系的四原则得到了世界大多数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广泛认同。
( 二)“新型联合”的“超越”与“突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社会意识必然会影响并作用于进一步的实践。“新型联合”的出现，便

是源于各共产党对变化了的客观条件的认识和对现实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后冷战时期，世界共产党国
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是一个需要作为主体的共产党不断推动的动态进程，要求各共产党不仅“自在”，
还必须要“自为”。
首先是“超越”，即共产党的国际团结与联合，需要继续超越传统模式，探索符合后冷战时期形势和

实际要求的模式。共产党国际联合的传统模式，表现为单纯追求组织联合和行动统一，将实质上并不一
致却主观强求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以及理论观点视为基础。显然，传统模式实质上并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认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中吸取本质性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就曾遭遇
到相似的转型问题: 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鉴于“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壮大到如此
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更广泛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

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
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3］( p260 － 261) 由此可见，马克思强

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必须在更为宽广的阶级基础和各党独立建党并自由领导本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冷战结束后，在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和自由发展党际关系的艰辛探索下，国
际团结与联合的传统模式逐渐被超越，其结果就是“新型联合”的出现。“新型联合”是重思想团结和意
识形态交流，轻组织联合与强行统一行动的新型模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回
归，是对国际团结与联合传统模式的一种历史超越。
另一方面是“突破”，即各共产党突破了与其他中左翼政党的历史敌对情结，结束了双方百余年极

不稳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
党之间的团结与协调”。［1］( p307) 而国际共运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和一种模式”的教条主
义认识，刻意突出意识形态分歧并在党际交往中长期得以坚守，这就使得“本是同根生”的盟友苦苦“相
煎”，并一度导致法西斯的统治和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残杀的严重恶果。冷战结束后，共产党和其他中左
翼政党痛定思痛，对合作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量。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逐步突破教条主义，突破意
识形态分歧的阻碍，发展了团结关系。意识形态分歧的突破，是重要的历史突破，因为“各个世纪的社
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
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1］( p292 － 293)“新型联合”的出现，表明在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分
歧已经失去了阻碍共产党谋求团结联合关系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在这个长期的转型过程中，共产党同
中左翼政党走向全面团结合作的目标中，依然需要发挥主动性，不断突破各种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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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型联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得到体现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最为重要的平台，目前已成为

判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团结趋势的“风向标”。时至今日，会议已经召开了 14 届，规模和影
响都在不断扩大，性质与原则逐步形成，运转机制也逐渐规范化。通观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
议题及其结论，各与会政党在国际团结问题的交流观点，愈益明显地突出了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出现的
“新型联合”的转型特征。
首先，从性质和原则来看，会议越来越倾向于情报介绍和思想交流的研讨，即使是在指导思想上的

不同观点也可以在会上进行公开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就曾在会议上得到讨论。尼共( 联合马列) 代表马达夫·库马尔肯定国际会议“对于世界上的
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为各个共产党和爱好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民提供了一个

普遍平台，而且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工人阶级力量增强提供了一个团结和联合的机会。……拥有了相互
交换意见、经验和其他政治问题的机会，并推动和增强了我们之间在地区和全球范围的联络关系”。①

其次，从参与主体来看，会议越来越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参会政党的数量不断增多，参与
形式也多样化。因条件所限而不能到会的政党，可以向会议发送发言稿，仍拥有签署会议决议文件的权
利和自由。与此同时，会议主张各党的地位平等，从未出现会议被某一个或几个共产党所控制或主导的
情况。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久洛·蒂尔迈尔在第 14 次会议上就提出，“应该加强共产党和工人
党国际会议的进程，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但它给了我们太多。我们应该彼此表现出国际主义的团结。我
们的运动不应该被分为大党和小党，议会党和非议会党”。
再次，从会议功能来看，与会各党坚持思想团结和行动协调重于组织联合。虽然敏感于进行组织联

合的观点占据主流，但是仍有党代表极力强调和呼吁建立国际联合组织。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和巴西共
产党曾在第 13 次会议上主张创建国际联合斗争的组织，但会议自始至终未就此问题作出相关决议。
最后，会议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十分重视并愈益强调国际团结和联合的愿望，并

且思想团结和行动联合的形式也逐渐走向多样化。西班牙人民共产党总书记卡麦洛·苏略兹强调指
出，“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
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葡萄牙共产党早在 2011 年召开的第 13 次会议上，就此表示“为
了这个目标，我们的会议是十分珍贵的，是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三、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转向“新型联合”的主要原因
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走向“新型联合”转型的原因，既有思想和理论渊源，也有客观现实因

素，是各共产党适应形势变化而努力调适的结果。
( 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嘱咐和历史遗产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 p70) 毛泽东亦曾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

的。”［4］( p533) 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与联合的指导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马克思强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团结与联合，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及

其后果的认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 p276) 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无产阶级“在
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 p285) 因此，
“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
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1］( p310 － 311) 在强调国际联合重要性和必然性的同时，马克

思也强调各党的独立自主性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
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5］(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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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
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 p283) 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嘱咐中，并没有出现建立国际联合组织的必然观点，而是在着重强调加强团结与联合的同时，为各共产

党团结与联合的具体方式上留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空间。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为共产党进行国际团结与联合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马克思主义先驱者

都进行了国际联合组织的亲手创建，亲手开创本阶级的联合历史，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得到历史的洗

礼。无产阶级既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同时也有本阶级的共同历史。恩格斯有句名言，“伟大的阶
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 p432) 无论
是历史遗产还是历史包袱，都无法被人为抛弃或者忽略。因此，各共产党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实现国际团结的理论嘱咐，继承和反思他们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便成为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

团结与联合走向“新型联合”转型道路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 二)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双重转型”和共产党力量的恢复
世界各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转型和共产党自身建设

发生转型的自然延伸。首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转变成为由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它已经从处在资
本主义体制之外的运动，转变成为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运动; 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

运动，转变成通过和平民主方式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性变革的运动; 从先进社会阶层参加的为多数人谋

利益的运动，发展成为多数人参加的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7］真正开始体现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
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 p283) 而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
型的推动主体，世界各共产党自身也发生着转型，“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正在或已经从先锋队政党
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从有关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它们既继承了先锋队政党在理论、组织和政治
上的某些传统，同时又有自己新的特征”。［8］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双重转型”，是理论符合实
践并作用于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全方位的提升，由此也自然带来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
另一方面，“新型联合”转型的出现，同样也是受到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力量恢复的结果。目

前，共产党执政或参政的国家人口已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 40%。［9］世界上大约 100 个国家中有 127 个
政党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称谓或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党员总数 700 多万人( 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的执政党) 。从地区分布看，亚洲 29 个、非洲 8 个、欧洲 55 个、大洋洲 3 个、美洲 32 个。其中，党员人数
过万的共产党有 30 个，执政和参政的共产党约 25 个。［10］正是共产党自身力量的恢复及其影响力不断
增强，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国际团结与联合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参与推动“新型联合”构建的基
础与信心。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复杂形势，也加深了共产党进行“新型联合”的紧迫感。全球化在资本主

义的主导下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全球性问题。这一时代背景为世界各共
产党的国际联合转型带来挑战的同时提供着契机和空间: 一方面，科技创新为国际联合提供了更为便捷

的手段，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而全球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暴露的固有矛盾和新问题，促使共产党
在强烈的使命感下意识到加强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虽然共产党的力量不断恢复和发展，但
同时不得不面对由全球性问题所催生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挑战，自身空间受到挤压。进行卓有成效的
“新型联合”，便成为世界共产党应对上述挑战和发展自身的必然要求。
( 三) 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联合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世界各共产党的国际联合遭遇全球化的挑战而逐渐发生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促进国际

团结的一支重要力量，为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邓小平作为中共卓越领导人，在推动中共对外交往的
理性转变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的党际关系。邓小平认为，
“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
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
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1］( p191) 因此，包括党的事务在内的“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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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
号施令”。［12］( p391) 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
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
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
经历，情况千差万别。［11］( p236 － 237) 在处理党际关系和加强国际团结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
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原则。作为党际关系四原则的雏形，邓小平的论述契合
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共产党党际关系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中共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对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的贡献，恰如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

叶尔蒂斯巴耶夫所说的，“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13］( p1136)

四、结束语
一方面，世界各共产党的国际团结和联合是历史必然。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联

合仍处于向“新型联合”方向转型进程。
多层次、宽领域、重交流、轻统一为特征的“新型联合”是时代要求，反映出后冷战时期各共产党开

展党际交往的多样性和独立自主性，同时也表明世界各共产党组织、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解放思想基
础上，逐渐在国际团结与联合问题上理性地回归马克思主义，即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遗

产。诚如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指出: “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
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4］在世界经济危机继续蔓延的情况下，世界再次出现马克思热的原因也
即如此。
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理应进一步参与并融入这个转型进程当

中。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深入开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真正实现全方位、多渠道、
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新格局，从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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